
热土
□杨九渡河

我为建党一百周年写的49万字

长篇小说《影城名镇》，完本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我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

提及过永康老拖拉机厂（四方集团前

身）。它是永康四大影视拍摄基地之

一，历史底蕴深厚，而我又恰好是一个

对地方历史特别感兴趣的人，便决定

抽时间前往探访。

永康拖拉机厂建于1961年。在

当年，全国也不过八个地方有拖拉

机厂，永康就是其中一个。这是我

对它特别感兴趣的原因。我希望还

原拖拉机厂当年热火朝天的生产场

面。除此之外，也想还原那段我们

国家工业发展的特殊历史。

永康拖拉机厂的历史地位很

高，说它是永康五金工业的摇篮也

不为过。拖拉机厂那些退休的老工

人都已经七八十岁了，或许更年长，

或许已经故去。我猜想，在他们的

有生之年，一定也渴望把自己当年

的故事搬上银幕，也希望把自己奋

斗的难忘岁月拿出来给观众欣赏。

4 月 14 日下午，天下着小雨，我

决定去探访拖拉机厂。

老拖拉机厂对永康的五金发展

史来说，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深远

的意义。早在 2020 年正月，一位永

康摄影家送了我一本影集册子，其

中就有他拍摄的永康老拖拉机厂。

照片里，师傅们端着铝制饭盒在厂

里吃饭，面前摆着各种机器。

有句话说：百闻不如一见。

通过导航发现，其实四方集团

离我家只不过几分钟的车程。简直

不敢相信，我和老拖拉机厂竟是如

此有缘分。

到了厂门口，发现老拖拉机厂

是建在一座小山坡上的。考虑战时

的各种因素，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

决定把正筹建中的浙江农机厂从金

华迁到永康。这个地方最后是由当

时的浙江省机械工业厅厅长实地考

察后选定的。

把车停好，然后步行进入已经停

产的老拖拉机厂，左手边是一片郁郁

葱葱的林子，右手边是一个幼儿园。

四方集团的红色老标志贴在大门口

的柱子上，依旧那么醒目鲜艳。

来到门卫处，向门卫说明来意，

然后把作协的证件给他过目。他看

了我半天，大概觉得我的样子也不

像坏人，这才同意我进去。

走进厂区，我一个地方一个地

方地看，看里面老旧的拖拉机和柴

油机器，看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旧

轮胎，看里面墙上的标语，看一排

排叫不出名字的仪器，看熏得黑黑

的墙壁。

厂很大，有很多不同功能的厂

房，现在已经是人去楼空，只剩下斑

驳、空荡荡的老房子。没有搬走的

机器和茂密的树静静地立在那儿。

我第一次知道，在上世纪六十

年代，永康竟然有如此大的一个拖

拉机工业生产基地。现在的永康新

一代的年轻人知道吗？

从这些仅存的老物件里，我看到

了一个曾出口50多个国家的老拖拉

机厂的昔日辉煌，仿佛看到了以前生

产时的忙碌景象，看到了在休息期

间，各条路上都是满脸堆笑的工人。

再次回望老厂，路上掉落的那

些各种颜色的花，也似乎在诉说永

康工业近百年的故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热爱

脚下生活和工作的这片热土。还应

该有抒写这片土地的愿望。

芳菲渐寂紫荆开
□赵开浪

万里晴空，白云悠悠，春风和

煦。如果说装点新绿的连绵群山像

英姿勃发的少年，那么艳丽的花朵

就如妙龄少女羞红的脸颊，藏不住

娇羞的灵动的怀春的心。

当桃花、李花慢慢枯萎，紫荆迎

春而绽。紫荆花微小、淡香、素雅，

在山谷沟壑里凝聚回旋。唐代朱绛

有诗云：独坐纱窗刺绣迟，紫荆花下

啭黄鹂。芝英公婆岩是紫荆花的海

洋，夕阳浸润天际，紫荆花与漫山的

紫色云霞融为一体，那片欲燃烧的

火红目不暇接，分不清哪儿是花、哪

儿是霞。微风过处，花影摇曳，你是

否感受到了母亲期盼孩子回家的双

眼，触摸到了家乡淡淡的温馨？

拾级而上，穿行在公婆岩山腰

间，红得发紫的花儿丛丛密密，给公

婆岩系上一条紫色的腰带，让年迈

的“阿婆”时光倒流，宛如回到了少

女时代。鸟鸣啾啾、山风阵阵，无际

的紫色香气沁人心脾。公婆岩难得

的宁静，远离城市的喧嚣，告别机器

的轰鸣，带上爽朗的心情，把压力悄

悄释放。

也许是花朵结构紧紧缠绕的缘

故，紫荆花一直是家庭和美、骨肉情

深的象征。晋代陆机“三荆欢同株，

四鸟悲异林”，唐代韦应物“还如故

园树，忽忆故园人”，无不传递着心

心相印、手足情深的意境。清华大

学把紫荆花确定为校花，让学生们

在“厚德载物”中熏陶紫荆之美、紫

荆之合、紫荆之情。因曾在芝英镇

工作的缘故，我每年都会去公婆岩

看一看紫荆花，记得十年前，我带十

个大学生村官攀登公婆岩，一边观

赏紫荆花，一边与他们谈心。我对

他们说，紫荆花虽没有牡丹的国色

天香，没有玫瑰的娇艳欲滴，没有桃

花的粉色袭人，但平凡之中透露着

执着，坚持不懈，成功可期。如今，

当初的十个大学生村官九个考上了

公务员，一个自主创业。他们就像

小小的紫荆花，力量虽然渺小，但不

遗余力地绽放出自己的美丽。

芳菲渐寂，紫荆盛开。从枝条

的末端开到顶端，这也许是紫荆花

别名“满条红”的由来。花儿紧紧包

裹着细小的枝干，纤纤柔柔而又坚

韧妩媚，如燃不尽的烟火，烧不完

的柴薪，在阳光照射下更显得玲珑

剔透。热情紫荆，许你一场爱意绵

绵的梦幻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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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梨花摇响
春的风铃

（外二首）

□陈星光

驾车去乡野，去迎接

想与她同行

这是二月，我还是太急迫了——

依然枯黄萧瑟

车里，小儿在艰难背诵课文

我的双眼闪着焦灼的火焰

乍见一树梨花，颤动的雪

在她的洁白面前久久伫立

一个头上顶着雪的人

相信春天很快就要到来

会写出不一样的诗篇

船在海上，众鸟鸣叫，俱是亲切

白岩山岩宕

白岩山刚被劈开身体时

一块块骨头粉红。

风雨让它渐趋坚硬——

在上面写无声的斑驳漆黑。

深潭碧绿

是它的血液聚拢在一起。

阳光在她身上轻舞。

某天我登上它的山顶，

长短不一的头发还郁郁葱葱。

绿雀飞进飞出，

啼叫着早春和黎明。

当我们一年年老去，

它还在这里——

一个目光冷峻、陡峭的思想者

从未老去。

在斗潭

高山卧清潭

登高可望远

依然是儿时的桃花源

清风明月抚我心

近水远山足堪看

山屋青竹摇曳

黑松、红枫、梅花、菖蒲寂静旋舞

竹雨亭煮一壶茶

三两友人

看雪压枝低 鱼翔浅底

瀑布挂在前川

笑我世事苍茫看不破

愤怒又如何

匆匆如过客

一碗米酒醉在山冈

青山依旧在

花谢花又开

寂寞无人赏

时有故人来

兄弟说登上山巅可以望见我的马关

你在山头 我在山脚

几时归来 读书听雨 养鱼种菜

夕阳山外山

收割完油菜籽的春水田，如同

分娩后的母亲。恢复元气，急需一

场酣畅淋漓的雨。

“山田过雨正宜耕，畦塍处处春

泉 漫 ”。 春 雨 一 般 是 温 柔 而 娇 羞

的。好在，还有哗哗的蓄水，从高山

上的人工湖流下来。春水田又活泛

起来。水一润，耕牛就该上场了。

犁铧翻起的黑色泥浪，一层一层。

犁铧，白亮亮地耀眼。新起的泥，光

滑如镜如丝。水面上奔走的水蜘

蛛、抱着遗落的油菜荚战战兢兢的

蚂蚁，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震惊慌失

措。老牛只笃定向前，从不会想到

甩掉枷锁揭竿而起。一切的不安，

最后都有一个完美的归宿——蚂蚁

在岸边找到新家，水蜘蛛从来不惧

漂泊天涯。

春水田被疯长的油菜秆根茎支

离得凹凸不平的肌肤，又平整如初，

脸上红晕再生，她在等待下一场孕

育。

“小田微雨稻苗香，田畔清溪潏

潏凉”。小秧苗迫不及待地要分家

了——他们嘴上没唠叨，却以噌噌

噌蹿高的个子，宣告对脱颖而出，看

到更蓝的天空的渴望。分家，意味

着单门独户，自成一家，然后长成真

正的稻子。插大秧子的舞蹈如火如

荼地上演，春水田就是最明净的舞

台。

“清明断雪谷雨霜”，水田五月

的烟岚在晨曦中褪去。“野田春水碧

于镜”，薄薄的水面，开始倒影天光

云影和飞鸟的踪迹，也折射出半酥

软的土坷垃。明晃晃的水田里，插

秧应该是技术活。只见母亲手起分

秧，一落手，秧苗便直直地立在了田

里。一起一落之间，水连成了一条

线。我该如何表达这个句子带给我

的美感？是武林高手踏浪而来，脚

尖撩起的水花；是柔曼女子依依裙

带牵扯出的弧线。看得手痒，我也

撩起衣袖，挽起裤腿，跳进田里学插

秧。然而，我的处女秀，硬是把直线

推进搞成了逶迤蛇行。父亲一声断

喝：“你这是搞啥子？滚上去！”然

后，他把我赶上了田垄。在大人的

怒骂中，我永远地失去了插秧的机

会，只能眼巴巴望着大人们在田里

妙手翻飞。

春水田是这个大家族的母亲。

黎明的薄雾中，她目光脉脉，只希

望，眼前成行成排的万千孩子，快快

长呵！等到孩子们个个都开了稻

花，冒出了谷壳，灌了清浆，胖了身

躯，直到白花花的香米从碾米机上

如春水一样流淌，春水田又开始平

静地等待孕育又一场新生。

济慈在诗中写道：“大地的诗歌

从来不会死亡。”春水田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又何尝不是大地上一首

永不死亡的诗歌？

稻禾青青
□宋扬


